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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本文欲研究清初詩人宋琬 (1614-1673) 身陷囹圄的感懷之作。根據汪超宏與馬祖熙的年表，初步選取五十多首相關詩作為研究材料。這些作品全見乾隆丙戌年 (1766) 間所刻的《安雅堂未刻稿》，何以宋琬活著的時候不付刻，試推其原因，或許是財力不足，無資付刻；又或許是經作者篩選的結果，但後世學者認為宋琬的代表作正是這些詩篇。
因此筆者推斷，最可能的原因是這些作品較為敏感，會引發不必要的麻煩，一生悲苦的宋琬，必定更加謹慎，有所抉擇；再加上順治十八年 (1661) 倉卒入獄，著作大多散失，〈壬寅除夕作〉曾云：「平生思著作，一旦付沉淪。」
丙戌本的作品多半是後人重新搜集的成果。由此看來，閱讀此類作品，能見到詩人內心最隱微之處，可觀其生命史中最重要階段的表徵。

　　筆者欲把握「知人論世」的原則，以作品為主，緊扣陷獄的當下，再以相關史料、文章為輔，期能碰觸到詩人的詩心。
　　根據清人的評價與選詩狀況，
宋琬作品屬於「正聲」，風格溫潤雅正，於詩史佔一定的地位。近世學者則不然，他們偏重獄中詩作，認為宋琬的代表作應是這些作品，且風格屬於「清剛」，若純以「正聲」來概括宋琬是不恰當的。
即便如此，現當代學者對宋琬的關注度仍不算太大，有的往往只是詩史、文學史中一小節的論述，
或是期刊論文的某些專論；
近年來，除了詩集、全集的刊印之外，相關研究也只有汪超宏《宋琬年譜》一書。由此可知，宋琬的研究基本上屬於剛起步的狀態，尚有許多課題值得挖掘。因此，筆者欲對清人忽略的獄中詩作進行初探，以宋琬的獄中感懷為切入點，望能觸及詩人最真實的一面。全文架構將分為 (1) 作者生平與風格概述 (2) 兩度下獄之因探析 (3) 時節感懷 (4) 物事感懷 (5) 結語，以下分別論述之。
一、作者生平與風格概述
　　宋琬，字玉叔，號荔裳，山東萊陽人。為清初國朝六大家之一，其時詩壇盟主王士禛謂「康熙以來詩人，無出南施北宋之右，施謂愚山﹝施閏章﹞，宋謂荔裳﹝宋琬﹞也」。可知宋琬具有一定的詩壇地位。
其父乃宋應亨，明天啟五年 (1625) 進士，官至吏部郎中。崇禎十六年 (1643)，後金（清朝前身）兵犯山東，宋琬父應亨與從兄玫及族中數十口皆殉難，當時宋琬與仲兄宋璜遊歷在外，逃過一劫。之後輾轉流落江南，寄於王崇簡家，並負責督教崇簡之子王熙學習經文，此時期與方文、龔鼎孶、葉紹袁、李雯等人多有交流。清順治三年 (1646) 參加鄉試，四年 (1647) 中進士，此後浮沉宦海十多年。於順治七年 (1650) 年、順治十八年 (1661) 曾兩度入獄，放歸後流寓吳、越，閑居達八年。康熙十一年 (1672) 朝廷還其故官，補授四川按察使，第二年 (1673) 入京述職，正逢三藩之亂，成都破，宋琬憂其家室安危，病死於京城，年六十。
　　據史料記載，宋琬一生悲苦，明清鼎革之際，父死家破，被迫流寓江南；之後，或許由於家計與用世之心，不得不仕清；任官後與遺民的交往沒有停過，兩度遭人構陷，身陷牢獄，第二次甚至牽連全家人，長兄宋璠更因此死於獄中，從此經濟陷入困境，不得不變賣家中物品以糊口
；晚年因憂心家室安危而病死。

　　雖說不幸，卻也是大幸。正是這些經歷，使宋琬的詩作帶有鮮明的個人特色。《清史稿》言「其詩格合聲諧，明靚溫潤。既搆難，時作淒清激宕之調，而亦不戾於和」
。《清史列傳》言宋琬「出任外臺，猝罹無妄，凡所遭豐瘁，一發之於詩。」清人蔣超〈安雅堂詩序〉以主客問答方式點出宋琬「擅文章之譽，而其缺陷乃在人事」。並將其詩作分為「和平之音」與「幽悲困蹙落寞之言」。
吳偉業〈安雅堂集序〉亦言宋琬「才情雋麗，格合聲諧，明豔如華，溫潤如璧，而撫時觸事，類多淒清激宕之調」
。
　　由此可知，宋琬原本的詩作溫潤平和，而因悲苦的經歷，風格轉向「淒清激宕」。嚴迪昌認為宋琬詩作正是以悲愴沉慨、憤情激宕之篇見勝，
此類風格具體呈現於宋琬的獄中詩作，第一次入獄時已是怨而近怒，再度入獄更是怒情與哀思並發，不僅是淒苦的呻吟，更是真實的揭露。
朱則杰認為宋琬詩歌雖有關涉民生、家國之作，但最突出的主題，仍以反映個人遭遇為主，詩作中縱有無限怨憤，卻也表現得十分委婉，「怨而不怒」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以獄中詩作為宋琬最突出的作品，是現今普遍的共識；然而風格無論是怨而不怒，還是怨而近怒、怨而且怒，都無法輕易概括宋琬的獄中詩作。不同的詩篇各有目的，當然也就帶有不同的情緒，甚至是同一詩篇當中，情緒亦有轉折波動，詩人的複雜心情正是隨著這些詩篇而獲得呈現，得從詩篇當中細細品味，方能得其實。若定要以一個詞彙來概括宋琬獄中詩作的話，筆者認為「淒清剛健」是較為恰當的。

二、兩度下獄之因探析
　　正式探討宋琬的詩作之前，筆者欲先探究其入獄的主因，相信能對宋琬的處境有更全面的認識。
（1） 首度下獄

　　據《清史稿》記載，宋琬為順治四年 (1647) 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累遷至吏部郎中，後出為隴西道。
《清史列傳》謂宋琬於順治七年 (1650) 監督蕪湖鈔關，累遷至吏部郎中；十年 (1653) 授陝西隴西道。

　　上述二書，皆未提及宋琬於庚寅年 (1650) 首度下獄之事。
但宋琬詩作多次提及下獄之事，
且友人贈序亦曾提及庚寅下獄事，
因此可以確定宋琬曾於庚寅年下獄。經考證，此次陷獄近一載，始復官。

　　但宋琬因何事下獄，說法不一，主要分為兩種看法，一種認為宋琬受于七案牽連；另一種則認為宋琬受到「逆僕」構陷。
于七 (1609-?) 家族為明末山東豪族，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勢力，順治五年 (1648) 起兵抗清，至順治七年 (1650) 受到朝廷招安，動亂時間達一年多。
筆者認為，宋琬方舉進士，而清初告密成風；況且，宋琬又是極重視家庭的人，
應該不會輕易犯險。「逆僕」一說則較有根據，宋琬〈壬寅除夕作〉曾自注「庚寅余以逆僕誣構下獄」，
且據葉君遠〈宋琬年表（上）〉的說法，蔣超〈安雅堂詩序〉
及宋琬詩作皆提及「文字餘孽」、「告密」之詞，
推斷應是僕人歪曲宋琬的作品，以此告官，使宋琬身陷「文字獄」。
　　由於史料記載的缺乏，筆者不妄下結論，僅能確定宋琬首度下獄乃僕人所為，史書之所以略過不提，應是此次下獄遠不及第二度來得嚴重。

（2） 再度下獄

　　據《清史稿》：「［順治］十八年，［宋琬］擢按察使。時登州于七為亂。琬同族子懷宿憾，因告變，誣琬與于七通，立逮下獄，幷繫妻子。逾三載，下督撫外訊。巡撫蔣國柱白其誣，康熙三年放歸。十一年，有詔起用，授四川按察使。」
經上述可知，宋琬二度陷獄有明確史料記載，遠比第一度來得嚴重，禍及妻子，關了逾三載，放歸後失官，隔了八年才又被起用。
　　據《光緒增修登州府志》記載，于七受招安後，任棲霞把總。順治十八年 (1661) 春，七之弟九毆萊陽宋彝秉，宋忿投兵部告變，稱七謀不軌。而後于九、于十拒捕，並殺死行查之兵；七懼怕，乃復入山，與其黨尹應和等叛。

　　而宋琬〈清豐祭先太僕文‧庚戌九月〉謂：「賊子一炳，家之妖孽。越人於貨，罪彰事發。兄璠不救，銜恨入骨。飛章告密，震驚天闕。雷霆有赫，幾膏斧鉞。亘古奇冤，全家縲絏。」
（學者普遍認為「一炳」與「彝秉」為同音字，兩者應為同一人）。
　　據上述記載，得知宋琬族子一炳與于七之弟有仇，所以想法子誣告于七，迫使于七反；一炳又曾因犯罪遭逮，欲求助於宋琬長兄宋璠，卻因宋璠未伸出援手而懷恨在心，是以把握時機，誣告宋璠、宋琬與于七串通造反。

　　由於史料明確記載，宋琬本次入獄確實受到于七案的牽連，或許是涉嫌造反，影響層面遠比第一次來得廣且大，遍及全家，其兄更因此死於獄中，哀傷程度遠非首次下獄所能比擬。
三、時節感懷
　　《文心雕龍．明詩》曾說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
筆者認為，此說頗有道理。據此，人的情感為天生所有，
而情感受外在環境的牽動，與周遭環境產生共鳴，表現出情緒，
再將此情緒寄託於翰墨，即詩。
〈詩‧大序〉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」
詩人的種種遭遇，正是醞釀「志」（情志）的過程，所發之言則為「詩」，即是情志的具體表現。因此，若能將詩讀的透徹，便可趨近於詩人的情志。
　　宋琬身處幽暗的牢獄中，百無聊賴，無事可做，悲憤的情緒湧現後，往往又會陷入一種「虛心」的狀態（經下文詩作的心緒變化可見），
對周遭變化的感覺極為敏銳，使得外在變化更容易滲入，牽動心中本有情緒，再將感情投射於外物，與之共鳴。筆者姑且將此敏銳的感覺稱為「超感覺」。有了這股「超感覺」，七情與物的共鳴達到最大，使得平常不會注意到的小細節，到了獄中，或許就成為精神的寄託，情緒的突破口。

　　宋琬〈獄中八詠‧鈴柝聲〉有句曰：「乍聽不成眠，邇來夢頗熟。」（頁313）可印證上述說法。以前忙於公事，對打更巡邏的鈴柝聲自是充耳不聞；
此時身陷囹圄，在異常幽靜的環境中，五感較平常敏銳，處於一種「超聽覺」的狀態，鈴柝之聲在心中揮之不去，於是失眠。等到習慣之後，內心回復到穩定的結構狀態，自然而然也就能夜夜好眠而「夢頗熟」了！
　　在獄中，可以觸動情緒的物事很多，無論是對晨星、苦雨空嘆，還是聞鐘聲、見落葉而悲，亦或是對月、聞蟬，都可入詩。此外，時節的不同也會觸動詩人的情緒，成就一篇詩作。以下筆者將不避文抄公之嫌，盡可能將詩作全文引出。
詎為窮途淚滿巾，辛盤想像轉悲辛。消磨萬古還今夜，閱歷多艱剩此身。贄棗更誰憐弱女？斷蔥何處覓慈親？柏觴綵勝無消息，不信人間尚有春！〈庚寅除夕〉（頁299）
白項烏啼接曙暉，條風依約滿圜扉。非關潘岳為郎拙，自是虞翻與世違。滄海尚懸逋客淚，清霜寧為賤臣飛。故園歐鷺應相誚，辜負三春薜荔衣。〈元旦〉（頁300）
春風裊裊入燕關，有客傷心鬢髮斑。夜半繁星回北斗，望中殘雪滿西山。誰家玉笛能催別？何事金雞未放還？稍喜堆盤生菜甲，且憑尊酒破愁顏。〈立春〉（頁300）
　　上述所引的三首詩，為宋琬第一次入獄遇春節所作，處於與外界隔絕的封閉空間，想到外界正在喜氣洋洋的放鞭炮、吃年糕，心中的滋味想必更加酸苦。〈庚寅除夕〉認為自己已經走到窮途末路，代表吉祥迎新的辛盤，被詩人轉化為悲辛的象徵；閱歷多艱、孑然一身的詩人，以贄棗之禮
來思念兒女，以斷蔥故事
來懷念母親；忽然話頭一轉，未聽聞外頭有任何消息，因此不相信春節即將到來，是為絕望的哀號。〈元旦〉則稍有振作，春風吹進獄中，吹過宋琬的臉龐，讓原來陷入悲號的宋琬陷入思索，開始尋找心靈上的夥伴；自比為虞翻
，並認為世間尚有飄泊者在努力，自己也該打起精神，不應辜負春天的氣息。〈立春〉以春風裊裊起興，夜看繁星北斗，隨著頭逐漸低下，視線落在遠方的西山，突然嚮往起自由；但赦免的詔令卻遲遲不下來，暫時也只能以春節所加的酒菜來「破愁顏」了！流露出一種苦中作樂的無奈感。
　　將上述三首詩依次排列，可以見到宋琬明顯的情緒變化。除夕，是一個準備迎春、團圓的日子，卻被迫孤零零的處在幽室之中，因此落入深沉的絕望哀號；初一，春風吹向詩人，略為掃除心中的不快，即使再不甘願，終究還是春節，代表新的一年、新希望，因此冷靜過後更加振作；立春，延續著春節的新希望，勉強振起的好心情，望著窗外的景色，不禁想起故鄉，對自由帶有無限的憧憬，可現實是殘酷的，詩人也只能找法子苦中作樂，使自己盡力維持住這份得來不易的「愉悅」。
已屆知非日，猶餘未死身。十年重墮井，兩度恰逢寅。……乾坤容魍魎，　刀俎賤麒麟。……木囊隨假寐，鐵索換垂紳。陸續冤誰雪？嵇康性已馴。……邱嫂懸絲活，孤兒對簿頻。……瘴隱層霄日，霜飛六月辰。隸人咸慘憺，法吏亦酸辛。……。嚮晨星噦噦，得意犬狺狺。……那容書牘背，一任鼓簧脣。……素交多自絕，公論鬱難伸。齠齔嬰徽纆，帆檣滯水濱。……平生思著作，一旦付沉淪。……累臣百口淚，阿閣九重闉。荼蓼皇天鑒，勾萌大造仁。願言祝湯網，沒齒作堯民。〈壬寅除夕作〉（頁342-343）
一載囊頭請室中，驚看斗柄又臨東。浮生可號知非子，怪事皆云亡是公。摩詰老來惟懺佛，殷生愁絕獨書空。五更自拭沾巾血，錯認辛盤燭淚紅。〈癸卯元旦〉（頁232）
　　這兩首詩乃宋琬第二度入獄所作，此時已年屆五十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且第二度遭到構陷下獄，情況比上次更加危急，甚至禍及家中老小；況且突然從山東按察使的位子被拉下，落入囹圄，其悲痛程度遠非上次所能及。〈壬寅除夕作〉以五言排律揭示內心的複雜情緒，為獄中時節感懷諸作中最沉痛，也是全面揭露陷獄情形的作品。頭兩聯帶出自己是該死而未死的「未死身」，彷彿在暗示身體狀況不太好，好死不死卻又遭逢苦難。之後的篇幅有幾個重點，首先，點出自己遭到小人構陷，魍魎、犬、瘴皆是形容小人，而將自己比作麒麟、晨星，自己的「書牘背」終究敵不過小人的「鼓簧脣」；
再以木囊、鐵索來說明監獄中的艱苦，並以「嵇康性已馴」
點出獄中的極刑非人所能承受，更不可能如同陸續一樣被赦免，彷彿毫無希望可言；更重要的是，此次入獄牽連家中成員甚廣，就連孩子也要對簿公堂，其悲慘程度就連吏卒也為之動容；另外還有著作的散失、朋友的背棄，無一不是對宋琬的重大打擊，最終，無奈的他也只能祈求蒼天有眼，希望皇帝網開一面。相對於〈壬寅除夕作〉的全面揭露，〈癸卯元旦〉則集中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情緒，老來入獄，眼見時間流逝，更加令人憂愁；繼前一首詩作哀號呼天之後，此作表達出來的情緒，居然異常的平靜，彷彿無事人一般，殊不知心中已經生病。筆者以為，詩人描寫自己如同殷浩書空咄咄，乃是心病的徵兆，且五更時分猶不睡覺，反倒靜靜擦拭著沾有自己血跡的手巾，連象徵春節喜氣的辛盤，在他眼中全成了血紅色的一片，形成一個頗為駭人的氛圍。
　　宋琬二度入獄的詩作，顯然比第一度入獄還要來得沉痛。〈壬寅除夕作〉為詩人的全面呼號，將心中的沉痛全盤供出，已然達到怨而且怒的地步；而結尾卻將情緒收斂一些，對上天、皇帝進行喊話，因而不敢造次。〈癸卯元旦〉則表現出一種隱微深細的情緒，詩人前一天將情緒以外在的形式迸發，今日則在心中演出一場詭異默劇；呼號完之後，鬱悶仍舊得不到宣洩，就只剩三條路可以走，一是選擇死亡，二是病到極點而發瘋，三則是求助於宗教的寄託；基本上前兩條都屬於不好的結果，可視為同一種結果。詩人於第三聯巧妙地帶出兩種結果，不得不謂之高明，將心緒的變化扣得緊緊的，完全沒有一點怒氣，只有一縷似斷非斷的淒清怨氣透顯出來，深深地透入筆者的心中。宋琬這兩篇詩作呈現出一外一內、一先一後、一盛怒一清怨的兩種心情，將中年逢難的複雜心境表露無疑，使筆者不禁聯想到郁達夫的名句：「生死中年兩不堪，生非容易死非甘。」
活著有那麼點困難，而且似乎沒有改變的可能（沒有前途）；死了卻又捨不得自己掙來的小小基業（家人以及辛苦掙來的錢財），這種矛盾的心緒，或許就是宋琬與郁達夫同樣的深沉體會。
四、物事感懷
疏星耿耿逼人寒，清漏丁丁畫角殘。客淚久從愁外盡，月明猶許醉中看。棲烏繞樹冰霜苦，哀雁橫天關塞難。料得故園今夜夢，隨風應已到長安。〈獄中對月〉（頁305）

　　囹圄生活甚為枯燥，天空通常是囚犯的宣洩管道，宋琬當然也不例外。此詩由觀月進而觸動鄉愁。首聯涉及視覺、觸覺、聽覺三種層面，可見詩人的感官正敏銳，而且清漏丁丁又帶有時間推移之感。頷聯則帶出自己另外一個身分─客子，鄉愁與陷獄的哀感交織，使得詩人淚已流乾，最終只能求助於酒精。頸聯使用「繞樹三匝」
之典以及大雁歸鄉之遠，用此比擬自己無所適從，且放歸之日遙遙無期，「哀」、「苦」二字為詩人主觀的情感投射，藉此筆者可以清楚了解詩人當下的情緒。尾聯則轉向另一層面，料想家人對自己必定魂牽夢縈，甚為擔心（此處以長安代指京城，宋琬時任吏部職而下獄）；另外，此聯也透露出詩人正處於失眠的狀況。

　　此作屬於獄中鄉愁詩，月圓，人卻無法團圓，陪伴宋琬的只有疏星明月、滴漏聲以及低溫，加上酒精的催化，可說是愁上加愁。結尾忽地一轉，帶到另一端的家人，作法頗妙。此處也可證明此詩作於首次入獄。（因第二次入獄禍及全家）
商飇涼勁秋，昊天降霜露。采采孤葵根，展轉愁其足。幽蘭在庭柯，馨香莫能蠹。君子諒不惜。零落傷中路。庶事多貿理，人生信所遇。俛仰終古間，誰知龍與蠖？
夸夫競權勢，志士懷榮名。殺身非一端，天道常患盈。湯湯桐柏水，有時濁且清。羲和無停策，日月東西征。自非空桑子，豈不念所生？宛彼〈鳲鳩〉詩，悽惻涕沾纓。
中夜聊假寐，飢鼯囓我耳。擁褐步檐櫺，眾星粲可指。中有琴歌聲，清商激〈淥水〉。哀絃隨悲風，曲終忽變徵。茲音久不作，勿乃鄒陽子。沉憂蕩精魂，欲訴誰為理？
僕夫橐饘粥，投筯誰能餐？徒隸向我語，廟室西南端。往者楊左輩，頸血於此丹。恍惚陰雨時，絳節翳飛鸞。再拜招其魂，毅氣不可干。嗟余亦何為？喟然傷肺肝！

〈庚寅獄中感懷四首〉（頁120-121）
　　上述組詩為順治庚寅年 (1650) 作品，宋琬對狂風、霜露有所感，一連寫下四首詩。
　　第一首詩交代詩人因秋天徵候而勾起一絲愁緒，首聯的霜降、狂風，反映詩人此刻的情緒。次聯詩人以葵花向日特性為喻，說明自己雖有向上之心，卻因身陷牢獄而輾轉不前。三、四聯以庭中幽蘭與行路君子對舉，庭中幽蘭的馨香久久不去；君子的好品質，卻因境遇而凋落在半途中。最末兩聯說破詩人的心事：人生苦短，受境遇擺弄而落入窮苦之境，身為失敗者，誰管你是龍還是害蟲呢？

　　第二首經由哀感轉回自我反省，最終追緬雙親。前兩聯點出夸夫與志士的相同之處，無論實權或虛名，皆使人瘋狂競逐，不知滿足往往招來禍端，此乃詩人自我追悔之詞。第三聯以桐柏水時清時濁，喻事物總有一體兩面，若行事太過、太躁進，禍事便將隨之而來。第四聯引入時間的流逝；再結合五、六兩聯同看，詩人因自我蹉跎而對雙親感到抱歉，並且也更加的思念他們；此處巧妙使用〈詩經‧鳲鳩〉連結父母養育之恩及自我的心跡，
不僅追緬小時候受疼愛的情境，也表明詩人「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」的不變堅持。
　　第三首因夜半琴聲勾起詩人心緒，想到自己無從辯白而滿懷憂傷。前兩聯點出詩人夜半不成眠，並以肌鼯嚙耳說明獄中的慘況，因而起身走動，觀天散心。「檐櫺」帶出一個重要訊息，那就是宋琬所處的牢獄環境應有小庭園，因此才可在屋簷之下、窗櫺之前走動。
三、四兩聯帶入音樂的描寫，到底是詩人的錯覺，還是真的有人夜半彈奏，筆者於此處不欲深究，畢竟二者皆為詩人當下之感；清秋時節，以清商調奏起古曲〈淥水〉，
哀調似斷似續地隨風傳來，撩撥著詩人的心緒；曲子將盡之時，忽轉為哀壯的變徵之調，
使詩人情緒隨之昂起。最末兩聯說明詩人的情緒隨變徵之聲高漲，忽然間，曲子終了，但胸中鬱積的澎湃之氣揮之不去，且無從宣洩；想到鄒陽可以洗盡冤屈，
自己卻投訴無門，憂憤之感也就越積越深了。
 　　第四首清楚點出詩人於獄中受到的屈辱。首聯提到獄中伙食之差，使詩人心有所感，因而投箸不食，
頗有「不食嗟來食」的骨氣。二、三聯寫到獄卒的恐嚇，也順勢帶出楊漣、左光斗兩位前賢。第四聯以陰雨起興，想到楊、左二人身陷這種危險環境，如同被仙人儀仗（當權者）遮蔽的鸞鳳（楊、左），無法前行。五、六兩聯表現出詩人對楊、左二人的崇敬之情，想到前賢從容就義，回顧自己卻毫無作為，因此歎息而至「傷肺肝」。
　　基本上，前兩首詩為宋琬的獄中體悟，因窮途末路而了解現實的殘酷。第一首宋琬點出旁人只會視其窮達與否，即使自己品質再好，一旦落難，一樣會被視為失敗者。第二首直接挑明志士與夸夫都是一個樣，做事情同樣帶有目的性，一旦太過，禍害就隨之而來。事物總是一體兩面，有得必有失，這是逃脫不掉的道理。後兩首則是宋琬自怨自艾，可印證前兩首所悟得的道理。做為一名失敗者，不僅身分低微的獄卒欺負你，就連小老鼠也欺到頭上，其悲憤是可被理解的；況且宋琬又拿成功的、留名的案例來相比，不啻天淵之別，俗話說：「人比人，氣死人」，也難怪他會悲憤到內傷了。
聽鐘鳴，所聽非一聲，一聲纔到枕，雙淚忽縱橫。白頭老鳥作鬼語，羣飛啞啞還相驚！明星落，悲風哀，關山宕子行不返，高樓思婦難為懷。何況在羅網，夜半聞殷雷？無糜復無褐，腸內為崩摧！聽鐘鳴，心獨苦。獄吏抱鑰來，不許吞聲哭！〈聽鐘鳴〉（頁168）

悲落葉，落葉紛相接。無復語流鶯，飄搖舞黃蝶。朝如繁華之佳人，夕若糜蕪之棄妾。因風起，從風飛。放臣羈客那忍見，攀條攬扼空沾衣，徘徊繞故枝，柯幹長乖違。凜凜歲云暮，此去將安歸？悲落葉，傷心胸。願因征鳥翼，吹我到鄉中。〈悲落葉〉（頁169）

　　此組詩有小序謂：「余覽北魏詩有蕭綜〈聽鐘鳴〉、〈悲落葉〉二篇，詞甚悽惋。彼以貴藩播越，不失顯膴；然尚內不自得，有憂生飄泊之嗟。矧余羈囚，日與法吏為伍。每當宵箭將終，晨鐘發響，淒戾之音，心飛魂慄。詎必聽猿而涕下，聞琴而累歔哉！歲時晼晚，庭樹萎然，爰效其體，以識余之憤懣焉。」
　　見上述宋琬序言，似乎是說此組詩為擬作，然筆者觀蕭綜原作，發現無論是《梁書》所錄版本，或是《藝文類聚》所錄版本，
字數、句數的排列皆與宋琬詩作有所出入。因此宋琬「爰效其體」乃是取其題材和嗟嘆之感而言，並非完整的擬作，此點需先辨明。
　　此組詩的創作時間乃宋琬第二度下獄時，此次陷獄遠比上次危急，詩作呈現一股緊蹦的氣氛。
　　與序言合觀可知，〈聽鐘鳴〉的鐘聲如同喪鐘般，折磨著詩人；每天一早，總是重覆上演著涕泗橫流的戲碼。晨鐘是重刑犯的警訊，每天都有被殺頭的可能，因此詩人對此特別敏感；晨鐘響時，周邊鳥禽的鳴叫，翅膀的拍打聲，無一不增添著詩人的煩躁。接著又以哀怨思婦做比較；而詩人身處囹圄，夜半驚醒，哀愁與飢餓、寒冷交織，悲哀程度實遠過思婦。結尾點出巡房獄卒的蠻橫，剝奪了詩人僅存的宣洩方式。

　　不同於〈聽鐘鳴〉的聽覺刺激，〈悲落葉〉則以視覺感受為主體。以落葉起興，勾起詩人的陷獄之感。以葉子朝夕倏忽的變化，比喻詩人仕途正順（剛擢升浙江按察使），卻忽被打入大牢的境遇，極為貼切！放臣羈客對落葉愛莫能助，只得任其隨風飄零，此亦是臣子任人擺佈的無奈。葉子下落時，有所眷戀般地繞著樹幹，樹幹對落葉則棄如敝屣，詩人於此以樹幹諷刺上位者。最末幾句為詩人發出的沉痛感慨，唯一的奢望就只有回到溫暖的家鄉。
　　筆者以為，這組詩為宋琬作品中的絕妙之作，藝術手法高明，以外物巧妙地展示心緒由穩定到不穩定的過程。〈聽鐘鳴〉主要是一個「進入與轉換」的過程，由於鐘聲對詩人有著特別的涵義，因此每進入一次，就會瞬間轉換成喪鐘般的警訊，折磨也就隨之而來；詩人累積的折磨一多，就需要找出口宣洩情緒，但獄卒卻將僅有的出口堵上，詩人的折磨只進不出，沉積於心中胡思亂想，心病因而產生。〈悲落葉〉則是「投射作用」的演示，詩人先接收葉子的變化，將此變化與自我經驗做連結，之後再投射回葉子本身，將落葉擬人化，藉此來表現詩人的情緒；詩人或許想藉由「投射作用」來分擔心中的愁緒，卻被落葉的變化帶起愁緒，因而越看越傷心。正因再度下獄受盡折磨，族子誣告、全家陷獄、死亡威脅，無一不是宋琬胸中的痛，能極佳地運用外物來表現沉痛心情，可說是「窮而後工」的結果。
先帝四載策進士，制科再舉由中旨。偕對含元三百人，於今落落晨星耳！……何期同室產鴟梟？告密投章如戲謔。羲輪那復照孤葵，赫怒天威遭束縛。羅織經中成貝錦，例竟門前愁鼎鑊。自從繫械兩經春，面目黧瘦疑非人。晝苦喧囂夜愁寂，幽風習習吹青燐。……大火方中氣鬱蒸，破屋危簷何逼迮！愁雨兼旬陸海傾，牀下水流聲泎泎。甑產游魚竈絕烟，枕簟生衣足無屐。室邇人遐限沮洳，跬步何由吐肝鬲。……威鳳摧頹在雞笯，土作匡牀淚洗面。……夜如何其夜已闌？起視晨星淚霑臆。〈晨星歎〉（頁141）
昔年癸巳長安居，冥冥大雨十旬餘。彰義門中駕筏渡，千家百室無完盧。今年癸卯在西曹，災蒸羇束方鬱陶。銀河倒注日復來，俄傾牀足翻波濤。天道周迴十年始，又看禾黍頭生耳。沮洳壅巷溝渠瀦，百堵高墉一時圮。我居舊隸執金吾，畫棟雖存墻壁無。疾雷震雹撼窗牖，珠傾箭激侵肌膚。燒燭不燃蚊蚋出，同惡實繁蚤與蝨。仇讎滿眼驅不得，任其噆嚙心如失。吁嗟乎！昔也高臥華堂邊，桃笙霧縠常晏眠。今也何辜陷虎吻，泥首塗足誰為憐？桁無乾衣釜無粟，繡澁青苔連桎梏。……閶闔遙遙不可呼，帝饗鈞天其醉乎？如聞下土銜寃者，何事頻投玉女壺！〈苦雨歎〉（頁142）
　　上述二詩為宋琬再次下獄的詩作，當中透露的訊息甚多，主要描寫獄中生活的艱苦，並摻雜著悲憤的情緒。
　　〈晨星歎〉因觀星有感，對昔日同榜只存留少數人一事，發出無盡的歎息。此詩有四則重要訊息： (1) 「先帝四載策進士」點出時間，宋琬於順治四年舉進士，此言先帝，可見此時為康熙朝，再與獄中生活齊觀，可證明此為二度入獄之作；並由「自從繫械兩經春」一句，可知坐牢時間超過一年以上。 (2) 「同室鴟梟」指的是族子一炳，「羅織經中成貝錦」一句說明自己是被栽贓構陷的。 
(3) 由「威鳳摧頹在雞笯」可知，詩人堅信自己有著好品質，只因境遇不好而身陷困境。 (4) 此詩大量描寫獄中的非人生活，夏天極為濕熱難耐，狂風暴雨隨著雨季而來，大雨灌入，詩人幾乎泡在水中生活。「面目黧瘦疑非人」說明身體受到的摧殘；「晝苦喧囂夜愁寂」則強調環境對於心態的影響，詩人處於禁閉的環境，五感正敏銳，自然對外物極為敏感，覺得白天過於喧囂，晚上則過於安靜空虛。若是處於自由之時，此種感受必不明顯；正是處於封閉的環境中，方有此強烈感受。
　　〈晨星歎〉雖有描寫雨的部分，但其描寫面向較廣，並不集中寫雨；〈苦雨歎〉則全力描寫大雨生活，鉅細靡遺地將苦雨生活交代清楚，悲慘程度使筆者感到驚心動魄。開篇詩人就陷入回憶，以雨連結今昔，昔日暴雨，水淹京城，猶可駕竹筏自由移動；今日暴雨，詩人身繫縲紲，面對大水灌入，卻只能坐以待斃，心中頓時百感交集，懷想昔日，彷如人生走馬燈跑過。之後詩人集中描寫風雨襲來的震撼場面，以「銀河倒注日復來，俄頃牀足翻波濤」強調雨勢的迅急盛大，以速度感形容內部的慘況；「沮洳壅巷溝渠瀦，百堵高墉一時圮」則強調雨勢影響範圍之廣，並以百堵高牆的傾圮證明其力度之強，以此說明外部亦災情慘重。前者屬於詩人當下的實寫，後者則是結合詩人經驗的想像之詞。「疾雷震雹撼窗牖，珠傾箭激侵肌膚」則點出雨勢對詩人的直接迫害。詩作最後描寫大雨過後的悲慘世界，面對蚊蚋蚤蝨的迫害，詩人早已精疲力竭而無力應對；「桁無乾衣釜無粟，繡澁青苔連桎梏」則透露生活機能出現問題。經歷一切慘況後，詩人欲向天控訴，卻投訴無門，最後老天依然故我，持續以風雨雷電殘害著天下蒼生。

　　〈晨星歎〉為自我感傷之作，較多描寫客觀事實，傳達的訊息多，但寄託不深；〈苦雨歎〉為紀實之作，同時也是對現狀的強烈控訴。當中寄寓著頗多隱語，自然災害的迫害，亦是自我境遇的反映，宋琬巧妙地將兩者連結。此時的苦雨世界對宋琬來說具有兩個層次，一是當下生活受威脅的層次；另一層次則是宋琬個人境遇的投射，兩者交織在一起，形成情緒強烈的詩作。〈苦雨歎〉結尾對天的質疑，是為《詩經》中怨天傳統的接續，
不僅對天進行有力的控訴，同時也是對上位者的強烈諷刺。
結語
　　筆者認為宋琬的一生頗為傳奇，有幾個主要課題值得開展： (1) 年少經歷國難家變，之後卻毅然仕清，其箇中原由究竟為何？此事原因與日後影響值得仔細追索。 (2) 宋氏為山東萊陽望族，與地方勢力的關係頗深，而此處的反抗勢力又蠢蠢欲動，宋琬與這股反抗勢力是否有聯絡的可能？也是值得碰觸的課題。 (3) 宋琬曾兩度陷獄，陷獄期間創作頗豐，若能對這些作品進行梳理研究，可反映其生命史最重要的階段，相信對上述課題也有著極大的幫助。 (4) 宋琬再度陷獄出獄後，曾自放江南達八年之久，四處遊歷並尋訪故人，詩作風格與獄中詩大為不同，亦頗值得研究。
　　本文僅對宋琬的獄中感物詩進行探究，試著挖掘其陷獄的複雜情緒。不僅有時節感懷的情緒波動，亦有獄中慘況的全面揭露，或而高聲疾呼，或而低喃沉吟，無一不是詩人最真實沉痛的心情寫照。

　　由於本文為初探性質，因此仍有許多相關詩作未能顧及，包括宋琬的獄中哀歌系列，例如〈寫哀五首〉、〈九哀歌〉、〈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詠哀〉；另有獄中贈答之作，可對宋琬的交遊狀況進行考察；而絕妙的〈獄中八詠〉，是理解獄中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。此外，宋琬還有相關的文章、詞、賦、雜劇作品可供研究。筆者以為，若能將上述作品研究透徹，必定觸及宋琬的詩人之心，並使其形象更加立體飽滿，方能建構出詩人傳奇的生命血淚史。
本文引用宋琬著作所據版本如下：宋琬著，馬祖熙標校：《安雅堂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引詩頁碼隨文標註，不另出腳註。作品繫年據汪超宏：《宋琬年譜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與馬祖熙：〈宋琬年譜〉，《安雅堂全集》附錄2，頁789-814。兩者若有相牴觸之處，以《宋琬年譜》為優先選擇。


� 見朱則杰：《清詩史》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46-155。嚴迪昌：《清詩史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上冊，頁524-531。單篇論文則有馬大勇：〈「摧折驚魂斷，哀歌帶血腥」：論宋琬的「怨怒」詩心〉，《西北師大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第44卷第5期（2007年9月），頁78-82。徐華：〈幽幽泣鬼神，往往托紙筆──析宋琬的入獄詩〉，《煙台師範學院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第23卷第2期（2006年6月），頁87-9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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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筆者此處將情感定義為人的本質，情緒則為情感受外在事物牽動所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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